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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平

我父亲叫王幼钦，兄弟四人，他排行第四；

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六，在我不

满周岁的时候，母亲病故了，父亲就把我大姐从婆家叫

回来照顾我，不满十岁的大姐就抱着我像讨饭一样，满

村里转，哪家能吃到奶就到哪家去；母亲去世不久，父

亲续房，继母不如生母会管家，待我也不好，当父亲不

在家的时候，她就专门想法整我，家里的环境越来越不

好，我实在不愿意呆在家里，父亲怕我离家出去，就想

办法拴住我，十七岁那年，由他包办了一门亲事，我对

这桩封建婚姻极为不满，总想找机会离开。

我原名王惟允，一九 七年十月十二日（农历九月初六）出

生在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永福里横溪沅乡大湖地村。阳新位于

鄂东南、湘鄂赣三省分界的幕阜山北麓，属低山丘陵地区。大湖

地村坐落在两道岭子中间的河谷里，横溪沅由东向西从村边流过。

岭上树木繁茂，河谷土地肥沃。解放以后阳新修了王英水库，大

王平，一九 七年生，湖北阳新人。一九三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 委员，武治
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总后勤部政治委， 员 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等职 是中共第。 十
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本文节选
自 回《王平 录》。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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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地村成了水库区，淹没在库底。

我的家庭，解放后按田亩数定为中农成份。实际上，解放前

家境很贫困，常常是拆东补西，寅吃卯粮，家庭生活并够不上中

农的水平。我父亲叫王幼钦，兄弟四人，三伯父早逝，父亲排行

第四。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六，两个哥哥早年夭

折，三个姐姐都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大伯父和二伯父家的人口

比我家多，我有十多个堂兄弟。祖母在世时，她单独住，有一亩

养老田由我父亲照管。

在我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鲍美玉就病故了。这时父亲把

我大姐从婆家叫回来照顾我，不满十岁的大姐就抱着我像讨饭一

样，满村里转，哪家能吃到奶就到哪家去。后来一个本家房里的

侄媳孩子死了，姐姐常常抱我到她家去吃奶，大约吃了一年，以

后就在家里吃米糊糊。就这样大姐把我带到六七岁才离开。母亲

去世不久，父亲续房，继母带来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小名

叫陈细崽，继母不如我母亲会管家，虽然父亲常年在田间辛勤劳

动，精耕细作，但家境大不如从前了。

我五六岁就帮家里放牛，我们村附近，大部分是水田，放牛

走田埂。一次我从田埂掉到水塘里，是村里人及时打救，才未被

淹死。到七岁的时候，父亲考虑应该让我们读点书，识点字，免

得日后被人欺负。但家境贫困，供不起我和细崽两人上学，决定

让我上学。我十二岁时，继母生了个弟弟，细崽原先的族叔没有

儿子，就把他接回去了。那年庄稼收成不错，家里原有三间房和

一间厨房，父亲觉得不够用，决定在院子里再盖几间。盖房子需

要人手，父亲让我停学，专门上山砍柴烧水，给修房的工匠们送

茶送水，干些杂活。第二年，房子盖得差不多了，我又接着上学，

那时的小学是半新半旧式的，基本上还是私塾的那一套，主要读

四书五经，也学点国文、算术，搞点体操。

我的继母待我不好，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专门想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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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用小板凳打破了她的头，然后逃

到外地躲藏起来。娘舅来找我算账，没有找到。

父亲有个好朋友叫王巍之，在村里开个小药铺，父亲和他商

量让我给他看铺面，请他教我学中医。我再次停学到药铺去当学

徒，谁知王巍之只让我帮他抓药，根本不教我中医知识。我干了

一年多，他让人传话，他没有儿子，想让我做他的儿子，如果我

答应了才教我看病。我听说以后很生气，坚决不在他那里干了。不

过在药铺里有许多空闲时间，虽然没能学成中医，却抽空看了不

少书，除了中药书以外，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都是那

时候看的，也算没有白过。

离开药铺以后，我去县城考上了高等小学，但因家庭经济困

难未能去成。我大伯父是开经馆（私塾）的教书人，他让我到他

的经馆读书，经馆地点不是固定的，读的全是古书， 我对他的经

馆不太满意，读了一段时间，就转到前清秀才尹韬修开的经馆去。

尹老师的经馆设在离我家十里地的四团寺里，他为人开明，不要

报酬，给学生讲文学，教怎样写好文章，我跟他学习得益不浅。尹

老师还订了上海《大公报》等一些报刊，学生们可以随便看，这

时我 苏联十月革命胜才知道世界上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

利等时事，对不明白的问题，学生们自由议论，尹老师从不干预。

父亲总是怕我离家出走，就想办法拴住我。十七岁那年，由

他包办了一门亲事，结婚后分给我五亩田，让我们分开过。我对

这桩封建婚姻极为不满。

我十八岁时祖母去世，继母也在同一天病故。继母的丧事比

较简单，买口棺材一葬了事。祖母就不同了，她活了八十九岁，按

老百姓习惯是九十虚岁，丧事要办得隆重些。二伯父主张给祖母

做寿，做道场，大伯父和我父亲也同意。我们家房份大人口多，亲

戚多，大伯父开经馆，亲朋好友也多，来祭奠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几天之内吃喝招待，花费不少钱，欠债很多。本来就拮据的日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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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就更困难了。

过不久，父亲第二次续房，第二个继母也带来一个儿子，名

叫骆明发。家里的环境越来越不好，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呆在家里，

总想找机会离开。

阳新县是个大县，有十个镇，四十个里，每里五个乡。县境

地势险要复杂，便于开展群众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党

组织就开始在这一带活动，鄂东南地区的大冶、阳新、通山、崇

阳、通城等县，都先后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工农群众运动。

一九二六年冬，阳新县大畈镇的陈桂芳召开会议，动员组织

农民协会。横溪沅乡去了几十个人，大湖地村也去了几个，我这

个人喜欢活动，也跟着他们去了。陈桂芳是国民党左派，思想较

进步，他在会上讲了许多问题，有些我听不大懂，只记得讲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要抵制日货、破除迷信、打倒土豪劣绅等等。参

加会的也以青年学生居多。我是第一次参加集会，也算开了眼界。

我从小就喜欢打抱不平，听了他们这些话，很感兴趣，于是积极

参加了活动。

会后，横溪沅乡也成立了农民协会，成员多是小知识分子，农

民王兴香被推选为农协主席。我是乡农协委员，也是大湖地村农

协的负责人。农民协会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

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等等。农民协会主要是搞宣传活动，也做了

一些打土豪劣绅，戴高帽游街，砸庙倒菩萨等事情。当时听到谁

家做道场，就组织人去冲；到处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剪发、放

脚。这些都是农民协会成立初期自发的活动，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的基层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还没有走上真正的革命轨道。

一九二七年二月，阳新各地的地主土豪大都跑到县城，他们

和反动县长一起策划杀害了省农民协会特派员成子英等九位同

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 二七”惨案，农民运动因而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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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主势力大的村子农民运动更搞不起来了。后来，武汉国

民党左派邓演达派军队来镇压了阳新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们不

少逃往大冶县，阳新的农民运动才又蓬勃发展起来。大冶县的农

民运动比阳新落后一步，我们曾组织人去大冶县的刘仁八搞宣传，

推动那里的农民运动。我们在那里围攻了一家有民愤的恶霸地主，

放火烧了他的房子。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

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的气氛也波

及到鄂东南，有些农民协会不敢开会活动了，有些头面人物开始

打退堂鼓。我们就到处做工作，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

鼓动大家继续参加斗争。

五月，驻扎在武昌的夏斗寅师，受蒋介石策动叛变革命，被

叶挺率领的革命军击败。夏斗寅残部从武昌溃退到咸宁，分路逃

向鄂东南各县，然后经金牛到大冶、黄石港过江。夏斗寅残部沿

途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捣毁各级党群组织，疯狂屠杀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夏部一个团从距我村五里地的大坪塘经过，当时农

民协会还弄不清他们是叛军还是武汉的国民革命军，仍然热情欢

迎招待。他们的先头部队也喊口号支持农民协会，可后续部队一

到就动手抓人了，砸了大坪塘的农民协会，把关押的土豪劣绅和

反革命分子都放了。我在村里听说来了国民革命军，也兴冲冲地

赶往大坪塘，走出三里地就遇着逃出来的人，说那里在抓人，我

就转身返回大湖地村。

不料，大约一个连的夏部士兵紧跟着来到我们村，村里有所

准备，但我没来得及逃脱，一小队士兵把我叫住，指名让我带他

们到王惟允家，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却不认得我。我就带他们绕来

绕去走到后山一所没有什么人住的院子，指给他们这就是王惟允

家，他们当真去敲门，我趁他们不注意时就跑脱了，他们是根据

土豪劣绅提供的情况来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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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斗寅的残部只是路过，没有驻扎。他们过去以后，农民协

会的活动又恢复了。这时人们对反动派的罪行感到气愤，真的起

来造反了。群众起来以后，那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流氓地痞

就老实了，纷纷向农会低头认罪，表示改恶从善。那时农民协会

对坏人只批斗、不杀人。

三溪口是阳新的一个大镇，那里的群众组织里有共产党人，店

员工会主席鲍顺成就是共产党员，他和我生母是同姓，有点远亲

关系。认识他以后，他说要介绍我们村五个人入党，并确定七月

的一天在三溪口开会宣誓。那天，我们五个人怀着激动的心情赶

往三溪口，走到离镇子还有几里地，准备过河的时候，遇到从三

溪口跑出来的一些人，据他们讲，大冶县过来一部国民党反动军

队，还跟着什么“清乡会”、“民团”等等，把三溪口的工会、农

会都砸了，捉了一些人。

原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在七月十五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其

残暴程度不亚于蒋介石的“四 一二”政变，他们到处封闭工会、

农会，大肆逮捕和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阳新一些跑到外地

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回来，进行“清乡”，反攻倒算。我们五个人没

到三溪口就折返回来，和鲍顺成也失去了联系。

我们村的大恶霸王恒宇，平时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群众运

动起来后，曾批斗过他，这时他组织“清乡队”，在村里抓人。不

过，他只抓那些小姓的，抓起来就罚款，不出钱就不放人，并扬

言有共产党嫌疑的往县里押送。他不敢抓我们家的人，因为我们

同是大姓，而且我家是上屋，房份大，兄弟多；他是下屋，只有

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我们放出风去，王恒宇胆敢抓我家的人，我

们就与他一个顶一个。所以他不敢惹我们。村里还有个大地主叫

王惺春，这个人比较开明，他舅舅是清末的举人，新县长上任都

得先拜访他家，他在县里后台比较硬，他同王恒宇有矛盾，同情

农会，经常住在城里。这时王恒宇把姓黄的人，抓了几个，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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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关起来，我们就到县城去保释，经王惺春调停，罚了点款就

把人领回来了。

我在村里虽然一时没有什么危险，但国民党兵随时都会下来

清乡，心里总是不踏实，晚上也不敢在家里过夜，躲到山上，这

里住一夜，那里住一晚，游来荡去，又不敢离开本地。这种情况

一直拖到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县里让王惺春回乡负责“清乡”，他

宣布一律既往不咎，一个人也不抓，这一来才太平了。情况稳定

了些，我们又开始活动，虽然不能公开组织农会，就秘密搞“同

学会”“、同年会”，经常聚会，私下议论问题和形势。

一九二九年初，阳新的共产党组织和三溪口的群众组织失去

联系，这时从通山县过来的共产党组织在黄沙镇一带又进行秘密

活动，他们执行盲动主义，往往在夜间组织人杀土豪劣绅。他们

逐渐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三溪口一带，一天夜里他们又杀了王恒宇

的儿子王达方，还杀了王恒宇那一房好几个人，王恒宇逃到阳新

县城。后来他们找到我们这些当地的活动积极分子，提出要组织

秘密农委会。据他们说，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和原来的农民协会

性质不一样。他们还宣布：凡是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过革命工作

的，如果现在不来参加，就一律当成国民党反动派来对待。我的

很多同学是一九二七年以前参加过活动的，他们都跑到城里去了，

农委会要我到县城动员他们回来。因为我有一个舅舅，就是第二

个继母的叔伯兄弟，在阳新县城里一家商店做管事，我可以利用

这个亲戚关系进城活动。

我装着做买卖的样子去县城，还顺便沿路贴一些传单。我提

了一个篮子，把浆糊和传单放在里边，上面盖了一摞商店的商标

广告做掩护。我走到离村子十几里的地方过“莫忙”凉亭，这个

亭子像个门楼，大路从中间穿过，一边的门楣上刻着“莫忙”，一

边刻着“到了”，意思是告诉你要去的地方快到了，不要着忙，在

这里歇一歇乘乘凉再走。到这里我刷好浆糊，正要贴标语，蓦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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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一连士兵向凉亭走来，我赶忙换贴广告。两个打前站的走到

我跟前“：你在干什么？”

“糊广告。”

“广告下边是什么东西？”

“全是广告。”

“你撒谎！”

“不信，你们自己看！”

他们没有翻就让我走了，过后真出了一身冷汗。到了县城以

后，听说这支队伍在大坪塘停了一下，就向咸宁方向走了。对这

支队伍的情况说法不一，有的猜测里边有共产党。

我到县城，在一间熟悉的饭铺住下，把住铺日期登记到王达

方被杀之前，免得遇到王恒宇说不清楚找麻烦。我先去看王惺春，

他说：“你怎么这个时候到城里来，王恒宇就住在王氏公所里，你

不能在这里住久了。”从王惺春处出来，我就去找同学串连。真是

冤家路窄，一天我在大街上正好和王恒宇碰了个对面，他垂头丧

气的，问我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就告诉他在饭铺登记的日期，他

叹了口气，没有和我纠缠什么就走开了。以后有人给我通气说：

“你不能在县城继续呆下去了，王恒宇的亲戚说你参与杀王达方，

主张让王恒宇抓你报仇。”我听他们诬赖好人，一下子火冒三丈，

非要找他们说理算账不可。别人劝我还是冷静些，王恒宇有钱有

势，你单枪匹马与他斗是要吃亏的。水清自见底，他的儿子被谁

杀的，将来总会搞清楚，还是暂时不与他争辩好。是走还是不走，

当时我也拿不定主意。我想这时候走，不就真是做贼心虚了吗？我

又去找王惺春，他说：“你还是走好，这样会更安全些，不过不走

也没有什么麻烦，我还可以保护你。”我说“：还是走吧。”于是他

给了我三块现洋作路费，让我离开县城。

我和一个同学相伴，在一天夜晚，出县城南门，到富水河边。

这时县里正抓丁修城墙，把船都封锁了，我们我到一个船家，请



第 9 页

他趁夜把我们送走。当时按公价搭一个人是五百钱，我们两个人

答应给他两块现洋，他终于动了心，同意开船。天亮时分，王恒

宇知道我离开了，就派船追。我们走南路，坐船走了二十里，到

广口乡就上岸改走旱路，王恒宇的人没追着我。

我们走了一天，路过我第一个继母的儿子陈细崽住的村子，这

是个大村，平时都戒严，我以亲戚关系进村住了一宿。回到乡里

后不久，城里那些同学就陆续回来参加活动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三溪口镇的樊镇玉、尹善卿两人介绍我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安排我到山上去教书，实际上以学校为掩

护，接待过往人员。后来我发觉情况有点不对头，参加农委会的

大多数是些上层人物，不少是哥老会、洪门会的头面人物，我们

村的党支部书记王茂林就是哥老会的头子，他们搞所谓“洪共合

作”。那时我对党的知识知道得还不多，但总感到他们这种做法不

对头。

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起，红五军转战到湘鄂赣。一九二九年

下半年，红五军第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在鄂东南积极开展武装

斗争，消灭反革命武装，开辟和建立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十月，红

五军第五纵队在阳新赤卫队三千余人配合下，攻克阳新城，全歼

范石生两个营。十二月十四日，由何长工领导的第五纵队，配合

在国民党军独立第十五旅中的共产党组织，在程子华等人的组织

带领下，发动了大冶兵暴和阳新起义。一九三 年一月中旬，红

五军第五纵队第二次攻占阳新县城。

红军的到来，大大促进了阳新的群众运动，并逐步纳入革命

的轨道。我记得红五军第五纵队路过大坪塘的时候，曾召开一个

群众大会，第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和纵队司令李灿在会上都讲了

话，公开宣布他们是江西过来的红军，到阳新来消灭民团，开展

武装斗争，还讲了党的宗旨和政策。群众听了都异常高兴，一些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我在会场上遇见了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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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成，他已经参加红军，是红八军（红五军第五纵队改编）第二

纵队的副官，我告诉他我入党的经过和工作情况，以及想参加红

军的愿望，他让我多和他联系。

红八军来了以后，农委会就公开活动了，成立乡、区苏维埃

政府，开展抗捐、抗租、抗债斗争。我积极参加组织宣传队，动

员群众支援红军、支持苏维埃、参加革命斗争。

我父亲对我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是积极支持的。那时到我家

的来往人员不少，有时开会就在我家吃饭，我父亲曾开玩笑地说：

“你们革命，我赔了不少谷和酒。这些我都心甘情愿。只是担心你

们能不能成功，过去（指一九二七年前）上边来人都没有搞成功，

现在你们自己组织能行吗？”在斗争过程中，我家抗了几百元的借

债，我父亲又高兴了，他讲：“只要你们革命能长久，能成功，我

当然赞成、支持。”

年初，乡、区一九三 又成立了共青团组织，其成员大都是

青年学生，地富子弟居多。他们和年岁较大的、以农民为主的党

组织往往意见不一致，处处闹独立，两者矛盾很大。我觉得乡里

斗争情况复杂，环境不好，决心参加红军。我曾听鲍顺成说过，五

月份红八军要从三溪口过，就找区苏维埃政府请求参军，他们给

我开了参军介绍信，有四个下屋的叔伯兄弟听说我要参加红军，也

要和我一道去。一天，红八军到了大坪塘，歇一宿就开往通山。我

打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到下屋去找那四个兄弟，打算约好第二

天清早一起去赶红军，谁知他们都动摇了，他们家里的人都推说

不在家，也就只好算了。我家里都赞成我参军，晚上专门为我饯

行。第二天清早，一个堂哥把我送到大坪塘前边的吴家凉亭，红

军的队伍已经过来了，我在队伍里找到鲍顺成，连忙把介绍信递

给他，他说：“好吧，一道走。”就这样我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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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槐①

我家祖籍在福建，算到我这一辈，祖上迁到

江西已经是第十九代了，我们家是几代贫农，主

要靠种田兼织夏布维持生活；我原名叫王永开，

小名二伢子，刚一岁时母亲就染病身亡，八岁那

年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我就成了没

爹没娘的孤伢子，好心的小姑姑见我生活实在

太困难，含着眼泪，背起我的铺盖卷，对我说：

“跟我走吧，苦伢子！”十一岁开始，我跟着四叔

学习织夏布，叔侄关系也随之变成了师徒关系，

除了学技，四叔家的家务活几乎全部由我承担；

我艰难地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之后，我的三叔

公使我凄凉的心里得到温暖，他是我的启蒙教

师和革命引路人。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五日，也就是民国四年农历七月初四，我

出生在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茅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

白茅冲，离万载县城四十几里地，是个穷困的山沟沟。这里

①王宗槐，一九一五年生，江西万载人。一九三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第
二炮兵副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二、三届
全国委员会常委。本文节选自《王宗槐回忆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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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的二十来户人家，都是客籍。当时，本籍人大多住平坝，客

籍人只能居住山沟边坎地带。当地的本籍人大都姓刘，大多势大，

所以流传着“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刘不成村”的民谚。我家

祖籍在福建省武平县桑子坑。算到我这一辈，祖上迁到江西已经

是第十九代了，我们王家祖祖辈辈已在白茅冲住了几百年。

我的祖父叫王洪启，祖母的姓氏记不清楚，她一世生了八男

五女，其中五个早年夭亡。到我记事时，只有我父亲、四位叔叔

及三位姑姑。我们家是几代贫农，主要靠种地兼织夏布维持生活。

我的几位叔叔以织夏布为主兼种田，而我父亲则专干农活，除种

自家的几亩地外，还到几里路外的龙田村租种富人家的田地。

父亲王科发，母亲孙氏，生下我们兄弟两人。兄长叫王永初，

比我年长三岁。我来到这人世间刚 母亲孙氏就染病身亡。刚一年，

母亲的遗体安放在门板上，我还以为是睡着了，拉着她的手，吵

着要吃奶。姑姑见到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硬是把我抱开了。从

七岁开始，我就跟着父辈们下地干些拔草、捉虫、摘豆、放牛等

比较轻些的农活。

八岁那年，白茅冲的几户人家联合起来，在一个小厅子里办

起了私塾。每家出资几块光洋（银元），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教几

个小孩子念书。我也进了这所私塾。教书先生名叫汪先通，年约

四十多岁，是我小姑姑的公公。他为人厚道，教书既严格又耐心。

我们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幼学寻源》等蒙童

课本。那时读书，主要是跟着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念“人之初，性

本善”、“之乎者也”等，一味背诵，并不解其意。好在年幼记性

强，有的文章，只要念上一个多时辰，就能够一口气背诵下来。这

使汪先生很高兴。汪先生教书规矩严格，稍有违反，就要挨打板

子。我就曾被打过两回板子。头一回，是描大字时，不知不觉中

脑袋歪了，后脖子根挨了一板子。另一回，是中午放学回家时，到

水坑扎猛子（潜水），把先生写在手背上的红字洗掉了。下午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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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查问，只得招认是玩水儿去了。先生就让我伸出手来，在

手掌上打了十几板子。打学生我不赞成，但老师严格要求是对的，

否则，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

八岁那年，年仅四十岁的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我

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伢子，私塾也上不成了，总共念了八个月书。

父亲一死，五个叔叔就分了家。分家时，把全部家产（十间

土坯房、七担谷子田及几架织布机）分成六份，抓阄。我和我哥

算一份，我们兄弟俩分到的财产是一间土坯房、二担谷子田、一

小块山地和一些破旧的盆盆罐罐，还有一卷不知打了多少补钉的

铺盖、衣服。同时也摊到了哥哥娶嫂子时欠下的三十块钱债款。后

来把山上的松树砍下卖了，才还清了这笔债。分家后不久，好心

的小姑姑见我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实在太困难，含着眼泪，背起

我的铺盖卷，对我说：“跟我走吧，苦伢子！”

小姑家住在离白茅冲四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里，总共只有两户

人家，是个穷乡僻壤。小姑的家境也很穷。我就帮着砍柴、照看

姑姑的小女儿，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添了我这张嘴，小姑家的

日子更难熬了。十一岁那年，我又回到了白茅冲，跟着我四叔学

习织夏布；叔侄关系也随之变成了师徒关系。

和当时普天下的学徒工一样，我也要先尽徒弟的义务，才有

学技的权利。婶婶生了一个 割小女孩，主要管孩子。做饭、打柴、

猪草等家务活，几乎全部由我承担。这样忙乎了一年，四叔才让

我练习蹬机、推挡、抛接梭⋯⋯

我个子小，腿短，踩不到踏脚板，只好在机座前边，架上一

块横木板，坐在这块木板上操作。每蹬一下，屁股就在木板上蹭

一次。前蹭后磨，不到一天的功夫，屁股就磨破了，痛得吃饭都

不愿坐凳子。更难受的是两条臂膀，由于胳膊短，操作时两臂几

乎一字形地伸展着，干不了多久，就很疲劳，一天下来，又肿又

胀又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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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家的织布机安在地坑的壁洞里，阳光射不进，风儿吹不

进，光线暗淡，空气湿闷。为了保持干净，我每天黎明即起，进

行清扫。唯一公正的是大地，她给我以“母爱”；地坑壁洞给我提

供了冬暖夏凉的生活环境。

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听到的只是机杼声和婶子对洞里的吆

喝声“：二伢子，水缸干啦，快上来挑水呀！”“二伢子，上来劈柴

呀，灶门空啦！”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赶快放下织布机，跳上

地坑去干活，干完杂活又马上操弄织布机，不敢稍有懈怠。夏布

以扣门多少论粗细，扣门少，布粗；扣门多，布细。织夏布从

扣门开始学，经过 扣门的布了，这近一年的学艺，我已能织

种布可用于制做衣服、蚊帐。在这低人一层的世界里，我艰难地

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

一九二九年冬天，一向沉寂的山庄似乎不那么平静了。大人

们经常交头接耳地说悄悄话。连我终日生活的昏暗的织布机房也

仿佛有了异样的信息，我感到我的三叔公对我更关心了，这使我

凄凉的心里得到温暖。

三叔公名叫王洪夏，是我祖父的堂弟弟，也就是我的堂爷爷，

比我大三十多岁。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在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白

茅冲却有秀才之称。谁人看家书、写地契、解纠纷等，都乐意去

求他。他以宽厚、平等待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我印象里，他

对村上的孩子都挺和蔼，从未瞪过眼或勒过嗓子。

三叔公家和我四叔家隔沟而住，直线距离不过五十来米，谁

家大声说话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但走起来却不那么便当。隆冬的

一天，三叔公叫我得空去他那儿一下。我心里很高兴，盼望太阳

快点落山，好趁夜晚空闲去见三叔公。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但多黑的夜也没把我挡住。出了屋，我就朝西走去。摸

到了毛竹桥上。桥下是一条山水冲刷成的大沟。这条大沟把白茅

冲分成东西两村，这座竹桥跨沟而立，是连结东西村的纽带。我



第 15 页

小心翼翼地摸过竹桥，向西走，拐到了三叔公的家。

三叔公的儿子、我的堂叔在门外站着，见我去了赶忙小声地

把我让进屋里，而他仍站在门口，这情景真让人感到有点儿神秘

感。屋里只有三叔公一人，端端正正地坐在灶台边。灶头上，一

盏豆油灯，几根灯芯草，烧得哧哧地响。尽管火光很微弱，但因

我从暗处来，所以觉得很亮堂，一眼就望见了小香炉里刚刚点燃

的三支红香。不用问，他在祝愿“大吉大利”。使我不解的是：灶

王爷旁边为什么贴了颗巴掌大的红五星？

三叔公见我来了，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介绍

你加入赤色工会，你是否同意？赤色就是红色，就是这五星的颜

色。”接着他把工会的性质、任务，按照他的理解向我宣传了一阵

子。然后，他把话题转到灶王爷旁边的那颗红五星上，说：“这五

星，比灶王爷的神灵还要大，它管五大洲呢，亚细亚洲、欧罗巴

洲、澳大利亚洲⋯⋯全世界的人将来都要有工做，有饭吃，不挨

打，师傅也不准打徒弟⋯⋯”听了他这几句话，我的心一阵激动。

在我表示愿意加入工会后，他领着我在五星下宣了誓。誓词有好

几句，有的忘了，但至今仍记得这么几句：自愿加入工会，遵守

本会纪律，严守一切秘密，实现共产社会。末尾是：“头可断，血

可流，此志不可夺。宣誓人 王怀。”

我原名叫王永开，又叫二伢子，都是小名。王怀这个大名，是

三叔公这天晚上介绍我加入工会时新取的。

打从加入赤色工会、见到了红五星之后，我的思想活跃起来

了，眼界开阔多了。不久，离白茅冲二里地的仙公庙门前，开了一个

大会，我赶去看热闹。会上，一个称谓丁先生的人讲话，宣布一个叫

吴秋生的人的罪行，揭露他是流氓恶霸，尽干坏事，暴露秘密等。接

着，就有几个人把吴秋生拉到半里路外的也沟里，用关公刀砍下了

他的脑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砍头，当时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

年一二月份，相信是穷人起来整坏蛋。一九二九年冬天至一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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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叔公他们又拉起了“工农暴动队”，我也参加了“赤色少年先锋

队”。发给我一把梭标，我把它磨得锃亮。一天晌午，三叔公他们带

着白茅冲的百十号男女老少，拿着鸟铳、梭标，扛着土炮，参加几支

暴动队统一组织的攻打大桥镇上民团的行动。我们赶到大桥镇外

的山上吆喝，放鸟铳，为攻打镇子的工农暴动队助威。过了几天，暴

动队和赤少队又在晚上集合起来，赶去参加攻打潭埠镇上的民团。

在田间小路上转了几个小时，才到潭埠附近。还未响枪声，就传来

消息说潭埠不打了，撤回。

参加这些行动，使我这个孤伢子开始看到民众的力量，从中受

到了很大的鼓舞，感到不平的世道要变了。但在当时，我还不明白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连串的新鲜事。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懂得，乡村

的这些变故，都是共产党和红军发动的，是民众起来闹革命。

原来，万载有着悠久的文化，光荣的斗争历史。它地处湘鄂赣

之要冲，是军事割据的战略要地。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万载

县有不少青少年冲破封建军阀的禁锢，追求进步，寻觅真理。中国

共产党建党初期，万载就开始有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一九二七年

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同反革命势力进

行了殊死的搏斗。特别是一九二七年冬，湘鄂赣边区党的组织，利

用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的有利时机，在红军的配合下，发动并

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开展了一个以“要吃饭、要土地、要自由，抗租、

抗捐、抗税”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在“年关斗争”胜利的基础
一年上，一九三 二月中旬，湘鄂赣边区特委作出“关于今年‘三　一

八’总示威的决定”，纪念巴黎公社诞生五十九周年，举行武装示威

和武 年三月装暴动。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组织之后，于一九三

十八日在浏阳、平江、修水、铜鼓、宜春、万载等县发动了大规模的

武装暴动，打击了反动势力，鼓舞了群众斗志。

当我知道了这些后，我才明白我所经历的攻打大桥、潭埠民团

等行动，是边区党组织发动的“年关斗争”和“三 一八武装总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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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革命大潮中的一个浪花；才认识到三叔公王洪夏介绍我加入

工会、组织我们参加暴动，是在引导我这个不懂事的穷孩子走上革

命的道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和革命引路人。

山上的映山红开了，布谷鸟发出了啼鸣，转眼到了 年一九三

春。

一天，山村中又响起了剃头匠手中钢夹晃子发出的阵阵颤音，

像沙哑的噪子在吼叫“：剃头呀！剃头呀！”听到这声音，孩子们像受

惊的野兔，撒腿就跑，纷纷钻进房前屋后的竹林里。大人不去搜，他

们是不会主动露头的。剃头师傅叫余观幼，是邻近村人。他待人和

气，但他的理发工具太简陋，没有推子，没有剪子，只有一把又大又

钝的剃头刀，剃一式的和尚头。刀不快，手脚又重，剃起头来使人痛

得咬牙闭眼缩脖子，有时还给刮出一道道血口。可他是附近山村唯

一的剃头匠。离了他，白茅冲也许早就变成“长毛冲”了。因此，人

们并不计较他的手艺高低，反倒常常互相安慰“：剃头嘛，哪能不流

点儿血！”而小孩怕痛，一听要剃头，就赶紧躲起来。

我因为没钱，也就不必像其他孩子那样去钻竹林子。一年只剃

一次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他这次进村，任他把晃子刮得震天

响，我照旧在织布机房内埋头抛梭。

过了一会儿，三叔公把我找去了。他向我公布了一项秘密，说：

“人不可貌相啊，这剃头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他跟红军有联系。”

我听了后又惊又喜，真没想到，他这钢夹晃子的颤音里还有这

样的佳音：几个月来梦寐以求当红军去的愿望，竟在这一袋烟的工

夫内有了实现的希望。三叔公把我带去见余师傅。

余师傅说：红军已经到了小源（现称仙源）了，你想参加红军可

以介绍你去。

我满口答应。

他说，那你等讯吧。

过了些日子，三叔公告诉我：红军到槽头了，你明天去余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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